
■ 陈文锦 /文

富阳龙门古镇，是杭州市唯一入选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的古镇，又是全省第一批列入

重点保护发展对象的历史名城名镇之一。它

是吴大帝孙权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又是浙

西山地古镇的典型代表。多年来，省、市、区

各级给以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财政投入不

少，但为什么至今仍然人气不旺，热闹不起

来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

前提，即游客到龙门是来干什么的？是来休

闲度假的，还是慕名来看古镇风貌及古建

筑的？如果是休闲度假，一般会选择在海

滨、风景名胜区或专门的旅游度假区，那里

设施比较高档，游乐项目较多，生活比较惬

意。当然，也不能说想来此山乡古镇旅游度

假的绝对没有，但是绝大多数游客大老远

地跑到龙门来，第一要务是想慕名观瞻山

地古镇历史风貌和古建筑群的。即便是专

门来此休闲度假，也仍然想一睹其历史风

采，难道不是吗？

如果这一前提没错，那么我们要问，龙

门的保护发展有没有围绕这个中心展开，有

没有符合绝大多数游客的胃口，满足他们的

需要了吗？

四十年前，笔者第一次到龙门，曾深深

为它的古朴风貌和鳞次栉比的古建筑群所

震撼。街巷曲折迂回，因有高墙阻隔，更显得

深不可测；厅堂众多，用材硕大，木雕精美，

明代风格突出；多进多轴的院落组合方式，

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村内溪流潺潺，村外有

寨墙围护，既有田园风光，又有人间烟火。古

人对村落的选址、布局、营造方式的讲究，一

一显露在公众面前。整个古镇显得那么扑朔

迷离，那么地令人神往。记得我当时曾对同

行的同事开玩笑说，我们是不是进了连时迁

都要迷路的祝家庄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整治，龙门镇

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山更绿了，水更

清了，山环水抱的生态环境更加彰显出来

了，街道更整洁了，脏乱差没有了，交通更

便捷了，游览的内容增加了，服务更加规范

了。加上周边还有龙门山森林公园、杏梅尖

自然保护区等各种旅游资源的配合，按理

说，这样的龙门应该更加受到游客的吹捧

和青睐，为什么还是有很多游客提不起精

神来呢？

仔细想来，这也是事出有因。这些年来

虽然有了这么多改变，但唯独在如何彰显古

镇历史风貌和使龙门古建筑更加出彩的问

题上，着墨不多，建树很少。而本文前面的分

析已经表明，这是龙门古镇独特性和唯一性

的根本结点，也是绝大多数游客最关心的问

题。当然，龙门镇在这一方面也有做得不错

的地方，特别是对现存的古建筑和传统民居

实现了有效的保护。与其他名镇名村相比，

龙门没有拆旧建新，以千遍一律的所谓传统

街区来替代原有的古建筑。这是它高明之

处。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几十年来，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龙门古建筑数量在

持续减少，风貌和特色在弱化，这是个不争

的事实。如何应对这一局面，使龙门古建筑

的风采得以继续维持下去，是提上古镇保护

发展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龙门古建筑原本最大特色是厅堂特别

多。厅堂多是龙门古镇和其它地方的古镇

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它最鲜明个性特征。

从建筑学上看，厅堂是龙门古建筑的主要

载体，代表了龙门古建筑的最高水平，是龙

门古镇风貌的杰出代表；从文化上看，它是

孙氏宗族文化精神层面的物质依存，保证

了孙氏各房各支系的联系和繁衍，是孙氏

家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象征。离开了厅堂

这个载体，龙门古镇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其他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好，对发展旅游

来说，也只能是事倍功半。有人说，龙门镇

如果没有厅堂，一切都是浮云。就比不上桐

庐的深奥和建德的新叶，这也不是没有道

理的。

据杭州市规划设计院调查，龙门古镇

原有各类厅堂 60余座，而现在只有 30余
座，特别是一些知名度较高、建筑水平突

出，年代比较久远的厅堂，有不少因这样那

样的原因灭失了，荷花厅、百步厅、旧厅就

是其中名气比较大的几个。另外，有些厅堂

虽然本体还在，但前后左右的建筑格局和

建筑形制发生了重大改变，使厅堂和周边

环境的空间关系严重错位。中国古建筑的

审美感受主要是通过空间布局的宏大气势

反映出来的，空间布局完整是视觉感受的

第一要素，视觉感受不舒服，古建筑给人留

下的印象就不会深刻，古建筑的魅力就无

法显示出来。游客关心的龙门古建筑风采

不再的问题，其核心就是厅堂的缺失。这是

龙门保护发展的关键，需要当作重中之重

的问题加以对待。

其实，许多人也知道厅堂缺失是龙门古

镇的隐痛，只是觉得毁了就无法挽回了，说

得再多也没有用处。历来的规划不是对此避

而不谈，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杭州规划设

计院做的本轮规划，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明

确提出要建设“多片以厅堂为核心的空间簇

群”，“适度有序恢复重要厅堂”的要求，为解

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那么，缺失的厅堂可不可以恢复、又怎

么样恢复呢？这个问题很大，这里面有理念

问题、认识问题、法律问题，程序问题等等，

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笔者不揣浅

陋，在此谈点初浅的认识。

一般的老旧建筑，损毁以后，不需要重

建，因为建筑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变化是必

然的。但是，过去时代一些有代表性的建筑

物，还是必须加以保护。因为它们具有历史、

科学、艺术价值，它们的存在，是后人认识历

史、了解过去的一种标的。人们将其中较为

珍贵的一部分称之为文物，更彰显了其民族

的、地域的文化意义。为保护其真实性原真

性，其中损毁部分一般不允许重建，作为一

种理念和原则，这在国际国内相关的法律法

规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没有这样明确的

规定，那就会乱套，什么样的赝品都可能冒

充正牌货。所以，明确不能随便恢复重建，从

理念上讲绝对是正确的。在实践中也是一个

必须尊重的前提。

但毕竟社会是一个活体，其具体情况千

差万别。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不管是

那一个民族，依恋自己文化环境的情结都是

很深的。完全否定这种情结，将会使我们的

工作和群众的愿望相脱节。这就使得在特定

条件下，重建或恢复某个建筑物也有其内在

的合理性。二次大战中，欧洲许多城市像柏

林、华沙、布达佩斯等等都遭到了严重的破

坏，许多街区被炸得百孔千疮，面目全非，战

后，在当地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经过长时间

的努力，一大批历史建筑都得到了完整的修

复和重建。我们现在去欧洲旅游，看到许多

历史建筑和街区，包括一些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的地方，其中就有一部分建筑是战后

恢复或重建起来的，只不过从理论到实践都

比较严谨，一般观众看不出来罢了。国内其

实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明清皇家陵寝是中国

的世界文化遗产，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其中清东陵不仅多次被不法分子盗挖，

地面建筑也损毁得很厉害，有的连享殿都没

有了。申遗前后，东陵地面建筑严格按照原

有的规制和面貌加以修复和重建，恢复了历

史面貌。地处湖北钟祥的明显陵，地面建筑

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看到的建筑都是按规制

重建的。这些善后，不仅没有对申遗产生任

何负面的影响，而且起了加分的作用。可见

在修复问题上死板地恪守教条，不分青红皂

白反对重建，只是一种简单化了的所谓的

“政治正确”而已。

从保护层级来看，龙门镇有一个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龙门古建筑群，内含 44个
子项，2017 年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但整个龙门镇的定位是省级历史文化

名镇，并不全是文物保护单位。前面提到的

灭失了的厅堂，大都毁于 2017年前，基本上
不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内。从文化遗产

保护的角度来看，历史文化名镇的层级低于

文物保护单位。重建部分损毁了的厅堂，并

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在一定条件下，它属

于风貌保护的一部分，因此，重建和修复应

该是可以的。

当然，也不是因为不是文物保护单位，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想怎么建就可以怎么

建的，因为你需要得到游客的认可。有的地

方化重金重建后的古建筑，照样引不起游客

兴趣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与可不可以修

复相比，怎么修复可能是一个更沉重、更烧

心的话题。也是事情成败的关键。

在一些人眼里，重建或者修复一座古建

筑并不复杂，请一家设计院做个设计，由施

工单位照图施工就可以了，没有什么高大上

的技术含量。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要成

功地恢复重建一座古建筑，不管它是否属于

文物，必须要坚持按原貌原样复原，坚持采

用原理念、原材料、原工艺、原手法，这样才

能令人信服。但是因为时过境迁，今日的语

境，和当初那个年代有了根本的不同，当初

许多稀松平常的事情，现今却是一道又一道

难题，给主事者带来很大的困扰。

问题之一，是对古建筑的理解。中国古

建筑的一大特点，是因地制宜。虽然都以《营

造法式》《营造法式则例》为蓝本，但几乎没

有一个古建筑是一模一样的。以一个五开间

的建筑为例，每一幢建筑的明间、次间、稍间

尺寸大小都不同。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设计，

不仅和业主的财力有关，而且取决于业主和

匠师对于地形、方位、材料、用途、审美的思

考和把量，在整个建造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动

态的反思和修改。这和当前人们习惯了的标

准化思维、照章作业的模式迥然不同，这种

智慧是长期工作经验的升华才能得出的。所

以，以古建筑为专业的设计单位和一般以现

代民用建筑为主的设计单位对古建筑的把

控是存在差别的。古语说“运用之妙，存乎一

心”，中国人的学问，从中医到瓷器，有很多

秘诀是从实践中来的，建筑也是如此。如果

没有长期从事古建行业的实践，只是按照教

科书上的图纸依样画葫芦，按这种设计建造

起来古建筑，是不可能具备原先龙门厅堂特

有的那种精、气、神的。

问题之二，是制度层面的制约。现在古

建筑的修筑，是按普通工民建的做法来定义

的，招投标、定额标准、计算方法都按此执

行，没有考虑古建本身的特殊性。但事实上，

一个高品质的古建筑，需要精细化施工，现

有的定额标准使它根本无法这样做。举一个

例子，浙江的古建蔚为大观，有一部分是靠

“三雕”，即木雕、砖雕、石雕来实现的，龙门

的厅堂尤其是这样。它们虽然是建筑构件，

但艺术含量很高，不仅需要特定的材料、打

磨的时间，精神层面的创造力，还要剔除不

合格品，这就决定了它的成本很高，是不能

用通用的定额标准来计算的，但在工民建的

建按成本中，它们都只能算是普通的建筑的

构件，这样的定额标准怎么能让复原的古建

筑达到原有高规格厅堂的标准呢？

问题之三，是原材料和手工艺匠人人手

的缺乏。有些东西，比如木材，虽然不稀罕，

但市场里的木材尺寸单一，能用来做梁柱的

原木基本没有。浙江的木雕、石雕虽然被列

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大师们主要从事艺

术品创作，不可能顾及建筑构件这样低端的

产品。而做建筑构件的民间工匠却没有从非

遗中得到任何激励和好处，依然自生自灭。

现在能够做点木工活的至少也四五十岁了，

能做立柱架梁之类大木作的匠师更是凤毛

麟角。一方面强调保护遗产，而真正能为遗

产保护操刀的老师傅却没有得到重视和珍

惜，实在是一个悖论。

这些事情，看起来很琐碎，如果解决不

好，一旦工程上马，有可能“播下的是龙种，

收获的却是跳蚤”。名义上是恢复了厅堂，但

在观众眼中，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木构民

房。当然，只要能未雨绸缪，事先准备好对

策，也不是必定无所作为，不能解决的。省内

一些重要的文保单位如胡雪岩故居的修复

和重建，宁波保国寺、武义延福寺的落架大

修，都采用由资深古建专家实际牵头主持，

业主方和设计单位、施工人员同心协力，自

选材料，自行组织，边干边试，边干边改，效

果就比一般的做法好得多。胡雪岩故居修复

后，国家文物局一批老专家对此赞不绝口，

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关键在于，领导部门

要把恢复厅堂作为一种事业来干，而不是作

为一个普通的建设项目来对待。

对古建筑修复的事不仅要特事特办，

而且需要时间和耐心，这在世界上也是通

例。前面所述二战后欧洲修复的历史建筑

和街区，有不少从上世纪 40 年代修到 50
年代，个别甚至拖到 60 年代才最后完成
的，因为要尽可能采用原来的材料、工艺、

技法，不是想要就能要到的。最近的例子是

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几年前，它的屋顶有一

部分被焚毁，其实面积不过一二百平米，要

按我们某些同志的逻辑，三个月保证修好

绝对没问题，但是三四年下来了，至今没有

修复完成的消息。所以，修复文物建筑，绝

不是像普通建筑那样可以限定时间的。或

许准备工作的时间要比施工时间长得多。

雷峰塔重建工程，（雷峰塔作为高层建筑，

必须要用现代材料———这一点和我们这里

所说的复原有本质不同）从 1999年七八月
开始，到 2002 年十一月开放，前后历时四
年，其实施工也就花了一年半时间不到，其

余时间都是在做准备工作，包括方案设计、

考古发掘、遗址保护设计、施工设计等，一

时看不准的，宁愿稍为拖一下。这就需要有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心态，就要有

一股不畏人言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韧劲，

坚持百年大计，质量为先，做到慢工出细

活。龙门需要恢复的厅堂大都是明清两代

的木结构建筑，它们也有其内在的相通性。

如果第一个恢复重建的厅堂能够严格按照

真实性和时代特征的原则加以恢复，使其

历史风貌得到比较好的体现，那么其后的

建设速度就会加快。假定第一个修复的厅

堂用四年时间，因为设计、材料、人工具有

延续性，用七八年时间修复四五座比较有

代表性的厅堂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候，整

个龙门古镇原有的历史风貌就会产生一个

非常大的变化，龙门就会以自己的独特性

和唯一性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系杭州市西湖申报世界遗产专家

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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